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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烟
台作协主席、作家王秀梅早
年在《烟台晚报》发表过《一
件精美的银器——感觉高吉
波和他的文字》一文，其中
一段是这样写的，“高吉波
的语言没有任何的张扬和
矫饰，质朴纯粹得如同清风
中的一片田野，但谁也不能

否认它让人读起来感到熨
帖 ，就 像 他 的 其 他 文 字 一
样”“吉波的语句还有着先
锋写法的诸多特点，比如窄
小的段落、简单至极的短句
和跳跃迅捷的笔锋转换等”

“ 吉 波 的 语 言 是 有 超 越 性
的，它少了‘70 后’的那些华
丽、惊艳和暴露到骨髓深处

的某些近似苍白的美感，而
多了一些凝练、沉郁和光洁
感，像一件质朴却细致至极
的精美银器，散发着浅淡通
透的气息”。笔者研读高吉
波《雪地里的红棉袄》《城
门》等代表作，深刻感受到
王秀梅这段话精准概括了
高吉波文学语言的特点。

现代网络信息量大、传
播速度快，高吉波开始文学
创作的另一种探索——创作
微语录。高吉波认为，散文
创作虽基于“写实”，但难点
在于如何在“实”的基础上升
华 ，引 发 更 广 泛 的 社 会 共
鸣。微语录这种短小精悍的
形式，能够用最凝练的语言
直击事物本质，传递深邃的
哲思。尤其随着微信等新媒
体的兴起，人们的阅读习惯
趋向碎片化。这种形式易于
传播，能更直接、快速地与读
者交流思想。高吉波敏锐地
把握这一变化，自 2015 年开
始，他有意识地将日常思考
以“微语录”的形式在社交媒
体上发布。

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
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和对
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为微
语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源泉。他的微语录语言极
短、极通俗、富有哲理，在新
媒体、大众阅读中广泛传播：
如“人的真寿命，不是活了多
少年，是死了多少年还有人
在怀念”“每一朵枯萎的花，
从前都好看”……

微语录不是刻意为之，
皆是从生活写作中偶得。如
今微语录已经有约八千条，
其中的哲学思考引发省内一
家出版社的关注，正接洽出

版事宜。
高吉波被聘为青岛电影

学院客座教授这几年，他一
边教学，一边从事微电影剧
本创作，收获颇丰，共创作微
电影剧本150多部。

高吉波微语录，本质是
胶东民间智慧的文学提炼，
以极简形式通过新媒体，进
入大众认知，让胶东文化从

“文学圈”走向“全民圈”。
还值得关注的是，高吉

波 的《大 酒 窖》《一 个 母 亲
的老去》《城门》等作品，明
确指向胶东半岛的海洋性
乡 土 、港 口 文 化 、家 族 伦
理 、近 代 开 埠 背 景 。 他 用
作 品 证 明 ：胶 东 有 自 己 的
海风、自己的酒窖、自己的
亲 情 逻 辑 、自 己 的 语 言 节
奏。文学创作未必要刻意
追 求“ 宏 大 叙 事 ”或“ 西 方
技 巧 ”，只 要“ 扎 根 胶 东 乡
土 ”，把“ 身 边 的 人 、事 、
物”——母亲、红绸、阳幡、
风雪……这些“微小”的素
材，努力写深、写透、写精，
同 样 可 以 成 为“ 承 载 普 遍
人性”的文学精品。

这种“表象写作到本土
深掘”的路径，深刻影响了年
轻一代的胶东写作者，推动
烟台文学形成“乡土深写、语
言精练、情感克制、人文关
怀”的整体气质。

高 吉 波 早 期 文 学 创 作
以散文、报告文学为主，先
后 发 表《褪 色 的 红 绸》《雪
地 里 的 红 棉 袄》等 一 批 受
读者喜欢的作品。1998 年
10 月 25 日 ，他 创 作 的《雪
地里的红棉袄》首发于《齐
鲁 晚 报》，之 后 被《读 者》
等 多 种 报 刊 转 载 。 2001
年，该作品首次入选《山东
中学语文教辅读本》，山东
教 育 出 版 社 的 编 者 总 结
说，作品“通过讲述嫂子对
主人公‘我’的慈爱以及她
在贫寒大家庭中一生的付
出，展现了嫂子善良、慈爱
的品质以及她对‘我’人格
的 影 响 ，呈 现 人 性 之 纯 美
与大善”。

这 篇 不 足 800 字 的 散
文，以其质朴的语言、凝练的
结构、深刻的主题和运用白
描等手法，得到广大读者尤
其是大中小学生和老师及教
育专家好评。

自 2001 年至今此文一
直保留在全国大学、中学、
小 学 不 同 语 文 教 材 中 ，福
建、河南、山东、湖南、北京、

上海等二十几个省市，先后
将 此 篇 选 入 中 考 语 文 试
卷。作品成为一代中国人
对“胶东亲情、胶东母亲”的
认知模板。

2024 年其另一散文《蓁
山笔记》也入选山东省初中
语文教辅读本。《蓁山笔记》
《雪地里的红棉袄》两篇散
文，发表时间距今都在 20 年
以上。这些作品之所以一
直为读者所喜欢，被社会各
界所重视，高吉波认为：文
学作品唯关爱人性、关爱自
然，才有生命力。

随着散文《雪地里的红
棉 袄》为 读 者 喜 欢 和 在 教
育 领 域“ 走 红 ”，文 章 也 引
起了影视界的注意。《雪地
里的红棉袄》改编的电影剧
本，广受业内好评，导演、摄
影等相关人员已经来烟台
多次，谋划拍摄事宜。曾获
烟台市文艺创作奖的中篇
小说《大酒窖》和曾获得华
东六省一市图书奖的自传
体长篇小说《城门》，也与相
关单位达成电影、电视剧初
步合作意向。

胶东人的性格常被外界
标签化为：豪爽、实在、重情
义。高吉波用自己的文学语
言，将其转化为可触摸、可共
情、可传播的精神内核。

他的语言风格，本质上
就是胶东人精神的文本化。

“直”：不虚伪不矫情，如《雪
地里的红棉袄》里例句“我没
喝，也没吃”“活着回来，命
大；死在那里，命贵”，对应

“实在、不绕弯”。“硬”：短句
硬朗，如“风大，雪大”，对应

“坚韧、抗造”。“暖”：底层关
怀与亲情书写，如“嫂子留鸡
蛋”“抱柴烧炕”，对应“重情
义”。“静”：克制留白，不煽
情，如《一张藏了半个世纪的
照片》里“母亲每夜试牛儿气
息”，对应“内敛、情感深沉”。

高吉波将胶东文化从
“坚韧、内敛、实在”的标签，
转化为可触摸的灵魂，升华

为“隐忍、理性、尊严、向善”
的生命哲学。

这可以从作品《一个母
亲的老去》中找到答案。文
中的“母亲”，正是高吉波用
文学语言为胶东精神塑造的
不朽雕像，“母亲”的形象可
以说是胶东精神的缩影。

文中“母亲”的一生被简
化为一系列生育、劳作、付出
的客观事实陈述，没有心理
铺陈，这正是胶东人“做多于
说”的实在性格。

“出了身热汗，喝了半瓢
凉水……铺毯已被血浸透。”
产后即劳作落下一身病，这
是胶东女性面对苦难时惊人
的生理与意志韧性。

寒夜让孩子睡在自己肚
子上，自己躺“尿窝”；借新衣
维护孩子的自尊；叮嘱孩子们
让着新过门的大嫂……细节
中流淌的是深沉的、以行动而

非言语表达的无私的爱。
全文情感极度克制。最

动人的时刻往往最平静：“我
不知是她的白发在舞动着漫
天飞雪，还是漫天飞雪在舞
动着她的白发。”无尽的等
待、衰老的苍凉、母爱的执
念，呈现在一个充满诗意的、
沉默的画面中。这种“静”的
叙事，恰恰是胶东人情感内
敛和最深沉的表达方式。

高吉波通过书写一个母
亲的“老去”，书写了一部胶东
家庭的微观史：从缺衣少食到

“日子慢慢好过了”，折射时代
变迁；母亲的腰疼、掉落的牙
齿、早白的头发、弯弓的背，
是她为家族延续支付的代
价。她的“老去”换来了孩子
们的“新生”与“远行”。这种
代际间的付出与接力，是胶
东文化乃至中国传统伦理的
核心精神。

高吉波把胶东口语、乡
土表达，从“土话”“方言”提
升为“文学语言”。这从散文
《雪地里的红棉袄》《蓁山笔
记》、高吉波微语录中得到生
动诠释，作品中诸多词、句子
都可以作为“雅化乡土语言”
案例进行解读。

他剔除方言中粗鄙、啰
唆、地域性过强的俚语，保留
具有生命力和情感张力的部
分，达到“土而不俗，俗而能雅”
的效果。如民间有“铁匠的儿
子会打铁”这一民间俗语，他
将其提炼升华，创作成微语录

“铁匠的儿子会打铁，是继承；
铁匠的儿子会炼钢，是发展”，
使一句俚语成为一条富含哲
理的格言。其本质是胶东民
间智慧的文学提炼，形成一种

“雅化的乡土语言”，以极简的
形式为大众熟知。

他大量吸收胶东民间话
语的质感 ：简洁、直白、短
促、有力、不绕弯，自带乡土
的朴实与温厚，提纯后的口
语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如
《蓁山笔记》里的句子：“老
屋的氛围，搬不走，老屋周边
的环境，也搬不走。”短促、
干净、简洁，带有胶东人说话
的直接与利落。这种“胶东
鼓点”式的语言，让叙述本身

带有地域的性格。
再如对乡土知识的转

译 ：作者对“ 蓁 ”字的考据
（通“榛”，又义“茂盛状”），
引用《诗经》“桃之夭夭，其叶
蓁蓁”。他将文献考据与地方
风物（榛树）有机联系，使一个
地名承载了植物学、文字学、
古典文学与民间期许的多重
含义。这不是掉书袋，而是
用雅言为乡土正名，赋予其
历史的纵深与文化的尊严。
胶东的山水草木，在他的笔
下获得了“典籍认证”。

高吉波作品很少堆砌形
容词，注重动词运用，在白描
中见华彩。如《蓁山笔记》例
句：“从春天到秋季，你听到的
是鸟语，闻到的是花香，看到
的是低吟的蜜蜂和跳舞的蝴
蝶。”该语段质朴如话，却通过

“听觉——嗅觉——视觉”的
递进，营造出饱满的感官世
界。“低吟的蜜蜂”“跳舞的蝴
蝶”，动词精准而富有诗意，在
极简的白描中透出盎然的生
趣，展现了其语言“土而不俗，
俗而能雅”的核心特质。

再如《雪地里的红棉袄》
例句：“我已舔净了留在嘴角
的米粒。”“我跑到河里，破
冰给侄女洗尿布。”“嫂子赶
来，抱我到河边。她把我红

肿的小手拉到她的怀里暖
和。”句中动词“舔净”写尽
孩童的饥饿与珍惜；“破冰”
一个动作，点明季节的酷寒
与“我”报恩心的急切；嫂子
的一系列动作——“抱”“拉”

“暖和”——连续、具体、充满
身体的温度，于无声处将善
良与母爱刻画得入木三分。

善于运用乡土意象，一
物 一 义 ，以 小 物 件 见 大 主
题。如作品《一个母亲的老
去》核心意象是贯穿全文的

“红棉袄”。开篇是雪地里的
“一朵雪莲”，结尾是“夹在
寿衣里”。这一意象从喜庆、
青春、美丽，最终化为对生命
逝去的永恒纪念，完成了从
具体物象到情感与命运象征
的升华。

再如《褪色的红绸》开
头，红绸是婚礼的象征，“在
风雪天里呜呜响，像一个人
在哭”；结尾，坟头阳幡“在
初春的风里呜呜响，像一个
人在哭”。“红绸”与“阳幡”，
一红一白，一喜一丧，构成了
生命轮回的闭环。那“呜呜
响”的哭声，从出嫁时的无奈
到离世时的哀悼与追念，贯
穿了母亲的一生，也象征了
某种无法逃脱的命运感与情
感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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